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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祖師心印

弘揚曹溪頓旨的神會禪師

今天要講說的是西京（今陝西西安）荷澤神會禪師的故事。

將本來否？

荷澤神會禪師（686-760）是湖北襄陽人，俗姓「高」，十四歲出家受沙彌戒

後，就到曹溪親近六祖惠能大師。

當他來到惠能大師座前時，大師說：

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

惠能大師見到神會時所說的這段話意思是：善知識！你長途跋涉而來應該

很艱辛，你已領悟到自己的本來面目了嗎？如果你已悟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則

將你所認識的那個主人翁試著說說看。

惠能大師對來參學的人都非常尊重，神會求法的當時才十四歲，他很客氣

地稱呼神會為「知識」。而少年神會遠從湖北走到廣州來求法，千里跋涉，自

然是「大艱辛」的。

「將本來否？」這句話是禪門中人彼此見面的語言，與修行有關。「將」

是「帶」的意思，「本」是什麼？就是你的主人。「主人」是指「本來面



55香光莊嚴【第一三三期】民國一〇八年四月 

目」，那個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人的外在可以利用服飾等各種裝扮顯現其不

同的外相，也可能因文憑或官階而有不同的稱呼。可是六祖惠能大師開門見山

就劈問：「將本來否？」不問「相」而問「本」，所問的就是你的本來面目。

「若有本，則合識主」，這是在問：你有「本」嗎？還是只是穿著衣服，

扛個空架子來的？如果你有「本」，那麼你應該認識自己的主人。所以，惠能

大師要神會試著說說看。大師是在試水溫，同時也看眼前這位來參學的人認不

認得自己的主人？到底認識自己多少？瞭解多少？

惠能大師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將本來否」，第二個問「若有本，則合識

主」。這兩個問題層次不同。一個問「本」，一個問「主人」。這是佛法的核

心。我們本來就有「見、聞、嗅、嚐、覺、知」六種感知的作用，一直在運

作，從未短缺過什麼，問題是你認識它嗎？你對自己認識嗎？我們天天扛著這

個身體在外面東奔西走，天天在一起，卻相見不相識。我們離開母胎後，便鎮

日眼見、耳聞……，凡事都產生各種反應，但是你認得自己嗎？對自己有多少

認識？從出母胎以後，「本」一直未離開我們，全都在整個身心的運作裡。

無住為本，見即是主

神會回答惠能大師說：

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

神會的意思是：我以「無住」作為本來面目，能見的那個就是我的主人

翁。

「住」是指心有所執著，「無住」是心無罣礙，無所執著；「主」是指本

來面目，是主人翁。「以無住為本」的意思是於一切萬法，不論是自己內心的

念頭或外在的一切現象都無所分別、執著。這句話本是惠能大師禪修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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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以無住為本」。

「見即是主」的意思是：能見的那個就是我的本來面目、主人翁。「見」

是什麼？從生下來我透過見、聞、嗅、嚐、覺、知而感知世界，那個能感知

者就是我的主人。「主」其實帶一點功用，我會看到長的、短的、黑的、白

的……，這是功能性的，這稱為「見」。

這些都是禪宗用功的方法，我們不要只用知識，而忘記了主人在哪裡。所

以，常常會說：你認得自己嗎？你不就是這些聲音，你聽到了嗎？你不就是一

直在放光，從事這樣或那樣的活動嗎？所以，「見即是主」。

杖下思惟

惠能大師接著又說：「這沙彌怎麼會拾人牙慧，如此草率地說話！」

在《六祖壇經》中，惠能大師曾說：「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

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從神會所回答的「以無住為本」中，他立刻看到

神會在知識的層面上曾有用功，所以，才能當場以此句回答問話。但惠能大師

深知這不是神會自己的體悟，所以，才會斥責他是在拾人牙慧，學他人說話。

當神會第一次見惠能大師時，惠能大師馬上判斷了他的根機，而且知道他

將來會往這個方向去發展。這就是一位善知識的功夫，他很快就可以判斷應該

從哪一方面提點參學者。

惠能大師還是要為眼前的這位沙彌提供一些貢獻。用什麼方法來供養神會

呢？「便以杖打」，大師隨即舉起禪杖棒打神會。

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很難理解這樣的舉動，第一次見面就用禪杖棒

打，這個稱為「棍棒之下出祖師」。為何惠能大師要如此做呢？這是因為神會

說：「無住為本，見即是主」，所以，大師為了令他真正體會什麼是「見」，

而將此「供養」強加施於神會身上。

當我們在閱讀這些記載時，一定會想：原來惠能大師也會打人的呢！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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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杖棒打，讓神會有感覺，請他的主人親自直接接招。這就是「感應」，佛教

所謂的「感應」、「感通」就在這裡。

所以，神會在遭到棒打以後，並未告到警察局去！而是在內心思惟：「這

樣的大善知識，歷盡劫數也難以遭逢，今日能得值遇，豈能因顧惜身命而錯

失？」他坦然接受，毫無怨尤，從此更留在曹溪侍奉惠能大師。

大善知識有大善知識的成就，個人有個人的根機，兩者要經歷多少生、

多少世才能夠剛好在此相應，惠能舉禪杖棒打神會，直接地給予指示，而不是

用語言來問：「你認識自己了沒有？」而神會能夠領納，當下就定了他修學的

方向，讓每個棒打都不要輕易地從自己身上溜走。如果大師說：「你回答得很

好，不錯、不錯！」可能他還不會留下來。但是他被打了幾棍禪杖以後，就開

始思惟，而下定了修道的方向、法門，從此親近這位善知識。這是一位大德之

所以成就的修學歷程，這個就是真正的相應。

這些對話都不是世俗的語言，也不是談得不高興就多打幾下。「見即是

主」這一句話，他的主人與他自己本身是相應的，神會就是接了這一份招。所

以，惠能大師首先就問他：「你的主人有沒有來啊？」如果有來的話，然後才

說：「你應該認識你的主人。」

一個十四歲的年輕人，受了沙彌戒以後就去親近惠能大師。沒頭沒腦地就

被杖打一頓，不是因為惹怒對方而被打，而是要打出一個所以然。所以，從那

時起，他就定下心來做六祖惠能大師的侍者，而且告訴自己：我再也不到他處

去尋找善知識，我從這裡開始，好好地在此處學習。

諸人還識否？

有一天，惠能大師告訴眾人說：

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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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的意思是：我有一個東西，沒有頭也沒有尾，沒有名也沒有字，沒

有背面也沒有正面，各位啊！你們認識它嗎？

這一物沒有頭也沒有尾，就是它無始無終；沒有名也沒有字，就是它沒有

什麼名字；沒有背面也沒有正面，就是它根本沒有形象。

這時，神會就走出來說：「這是諸佛的本源，也就是我神會童子的佛

性。」意思是說：諸佛本來是要說的就是這一物，本來面目就是如此，神會所

要探究、覺悟的也是這一物。

惠能大師聽完便說：

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原、佛性！

這句話的意思是：明明已經說它是沒有名也沒有字，你怎麼還稱它是「本

原」與「佛性」呢？

惠能大師並未說它是什麼，神會怎麼就說它有名有字，而且是諸佛的本

原，是自己的佛性呢？這句話是惠能大師在提點他：那是你給它加了一個名

詞，以離你之外的一個東西來回答，這是把它知識化了。你還是如此地口快，

而且只是停留在認知而已。

神會聽到惠能大師的話後，心領神會，便頂禮而退了。這就是他的回答：

我懂了，我接受了老和尚的開示。不久，神會就到西京受戒，那時他大約只有

二十歲。然後，在唐中宗景龍年間（707-710）回到曹溪，親近惠能大師，繼續參

學、領執，並提攜後進。

所以，在知識的傳遞與印證的背後，他們彼此「心」相通，不是可以用語

言回答的，這就是「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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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顯宗記〉，盛行於世 

神會一直住在曹溪，到惠能大師圓寂後二十年，他仍然住在那裡！那時

「曹溪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這句話是說曹溪頓悟

的宗旨沉寂且荒廢，僅限傳播於「荊」（今兩湖地區）、「吳」（今蘇南一帶）與嵩

山附近；而漸悟的法門卻盛行於唐代兩京所在的「秦」（今關中地區）、「洛」

（今洛陽一帶）地區。

「曹溪頓旨」是指惠能大師「頓教」的禪法，此種禪法直指人心，不依次

第，是頓修頓悟之教。當時這種頓教的禪法只流行於兩湖、嵩山一帶，範圍相

當局限。法門的傳播需要有人弘揚，於是神會就去到京城，於天寶四年（745

年）才確定了南、北兩宗的地位（南派惠能的頓宗與北派神秀的漸宗），開始大弘曹

溪的法門。同時，他也建議朝廷要推展惠能大師的禪法，並撰寫了〈顯宗記〉

一文，盛行於世。

神會如何推展頓教的法門呢？一方面他著作〈顯宗記〉來傳揚惠能大師

的禪法，另外他有功於朝廷，而獲得朝廷的支持。當時唐玄宗在位，安祿山與

史思明發動了「安史之亂」，神會大師將法事所得到的供養全都轉作為軍費，

資助郭子儀平定亂事，而贏得皇室的好感，轉而支持南宗。由於神會不斷地弘

揚，惠能大師的禪法才在關中與洛陽一帶傳播開來。

惠能大師生前，頓教禪法並未那麼地興盛，反而是神會的努力才開啟頓教

禪法大盛的契機。所以，神會大師的功德，一是定下「南頓、北漸」禪法的區

別，第二個是護法衛教。

般若大師之塔

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

《摩訶般若》。」眾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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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神會的家鄉襄陽有人送家信來到曹溪，告知他父母雙亡。為什麼

要由鄉親來報信呢？因為他一心一意地將全身心投入於護法衛教上，許久未與

家人、父母親聯繫。神會大師接到信後，便上法堂敲槌告知眾僧：「我父母俱

喪，請大眾念誦《摩訶般若經》。」眾僧剛剛才會集，大師便擊槌說：「有勞

諸位了！」

讓大眾師來誦經回向是報答親恩，也是超度他們的方式。弘傳禪法，護

法衛教，以報答佛恩、師長恩與親恩，神會一直在做這樣的示範。我們常常說

「孝順」是應該在父母身旁給侍，或晨昏定省，更多的是指要愛護父母。所謂

的「愛」是指什麼呢？用什麼方法來愛他們，才是真正的「孝」？尤其我們出

家，要報答佛恩、師長恩、父母恩時，怎樣做才是真正的報答？父母親可以得

度的功德在哪裡？那就是將我全部的身心都投入於佛法的弘傳，這就是我的孝

順，也是我真正的愛。

神會生前並未侍奉父母，他在惠能大師的座下侍奉，惠能大師圓寂以後，

他發現這個禪法沉寂且荒廢，因不忍禪法失傳，所以，他就站出來大力宣揚。

這是他「力」用的方向，當然對父母親還是有一份虧欠，但是他仍是有輕重

的。

惠能大師圓寂後二十年，神會才有〈顯宗記〉的著述，同時定出「頓

宗」，慢慢地被天下所認識。佛教在中國最興盛的就是禪宗，這是神會大師護

法衛教的成就，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轉捩點。

神會禪師在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五月十三日半夜圓寂，世壽七十五。

隔年（761年）遷葬於洛陽郊外龍門的靈塔中。肅宗又敕令在神會禪師的靈塔旁

建置寶應寺。

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年）再賜寺名為「真宗般若傳法之堂」，同時又賜靈

塔名為「般若大師之塔」，這些都確實地記載在正史裡。


